
①2月 14日上午，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一名美国选手在赛前练习中受伤，医护人员上前查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②2月 9日，河北张家口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北欧两项决赛结束后，中国选手赵嘉文（右二）体力不支，工作人员上前搀扶。赵嘉文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
获得北欧两项参赛资格的中国选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③2月 10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自由滑决赛，日本选手羽生结弦完成比赛后坐在场边。他在决赛中挑战超高难度的“阿克塞尔四
周跳”（4A），但遗憾在落地时未能站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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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玉洁

奥林匹克是强壮者的游戏。它青睐更

快、更高、更强的人。然而，在不断刷新的奖

牌榜外，更多的人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截至

2月 20日晚，北京冬奥会给运动员颁发了
694块奖牌，由 551名运动员获得。2892名
参赛选手中，有 2341人没有拿到奖牌。
《奥林匹克会歌》歌颂英雄：“塑造出钢铁

般的躯干，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犹

如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以至于人

们忽视了，在更多的时候，人类不是英雄。

比起多在室内进行的传统夏季奥运会

项目，冬季奥运会的很多项目依托大自然

进行，在室外场地里，风、雨、雪，随时可能

出现，温度和光线也不易掌控。“山是体育

场，天空是天花板。”有滑雪运动员对媒体

说，辨别天与地成了一个难题，在空中翻转

后着陆时会看不清天与雪地的边界——它

们都是白色的。

当 2892名运动员在北京的冰面、雪面
挑战自我时，有媒体做了一组名为“奥运选

手都怕些什么”的报道。他们采访了 36位冬
奥会运动员，包括单板滑雪传奇肖恩·怀

特、新生代选手谷爱凌。谷爱凌说，她的日

记里写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怕”，她能做的

只是和它共处。

肖恩·怀特曾被人们奉为英雄。但在本届

冬奥会的比赛中，他发挥不佳，最终排名第四，

赛后，他微笑着擦了眼泪，回应着从对手及观

众处涌来的欢呼掌声。他 35岁了，即将退役。
他说，人们把他看作“超人”般的存在，但是他

意识到，“我也只是拥有一具人类的身体”“那

些我夺冠时做过的动作，它们会来到你身上，

也会离开。”

49 岁的德国速度滑冰选手克劳迪
娅·佩希施泰因也经历了这个过程。30年
前，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第一次参加冬奥

会时，是德国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在漫

长的奥运生涯中，她获得过 9枚奖牌，其中
5枚金牌。这一次，以落后的成绩冲线时，
她微笑着朝天空挥拳，好像仍然战胜了自

己。北京冬奥会闭幕后，她将迎来自己的

50岁生日。
奥运会赞美人类的力量与奇迹，但也

如此包容着人类的衰老、脆弱和伤病。

2月 10日，46岁的巴西动员雅克利娜·
莫朗以第 82名的成绩完成了北京冬奥会
越野滑雪女子 10公里（传统技术）的比赛。
这也是她参赛的第八届奥运会。2004年，
莫朗作为山地自行车比赛选手参加雅典奥

运会，从此开启了奥运生涯。但将近 20年

来，她始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她自

认为不是一个天才运动员，要通过大量训练

才能配得上奥运会。如今她说，她还是想参

加 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
好像不觉得年龄和过去的失败有什么大不

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中，最重要的不是胜利，

而是一个人能变得更快、更高、更强。”

2月 9日，在高山滑雪女子回转比赛第一
轮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李玟仪刚出发不久

便摔倒并错过旗门。为了完成比赛，她慢慢站

起来，在对手们往下滑行的时候，穿着笨重的

雪板，向上攀爬，走回了错过的旗门。她最后获

得了该项目的第 50名，但却成为台湾地区首
个在冬奥滑雪赛事顺利完赛的运动员。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中国小将高弘博也

实现了奥运梦想，尽管在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他只作了简单滑行，

拿到 15分的全场最低成绩。但听到分数
后，高弘博还是在镜头前竖起两个大拇指，

“笑得比第一名还开心”。因为他是忍着脚

踝骨折的疼痛完成了比赛。训练时不慎骨

折的他一直没有手术，想坚持到比赛结束。

赛前，他一直在跺脚，希望把脚剁麻，这样

疼痛就不会影响到他的发挥了。

谷爱凌在给媒体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

到，“无论时间流逝，面对恐惧，我将永远是

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北京冬奥

会上，那些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留下了

自己的痕迹。

人们看到，牙买加四人雪车队时隔 24年
重新登场了。1988年，几个“异想天开”的牙买
加人想要参加冬奥会。在这个热带国家，他们

用手推车围上铁皮当雪车，用滑草坪模拟滑

雪。比赛前没多久，他们才得到一辆二手的比

赛用车。但比赛时，这辆车在临近终点的弯道

失控，侧翻。运动员甚至是刮擦着冰墙才停了

下来。他们成绩倒数，但运动员和教练、工作人

员一起，一瘸一拐地推着雪车走向终点的画

面，永远定格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

而今年牙买加四人雪车队的两名运动

员，依然是半路出家。在接受巴尔的摩太阳

报的采访时，队员罗兰多·里德，这位前田

径明星说，他在去年 9月才开始学习在冰
上跑步。另一位队员韦佩·马修曾代表牙买

加参加橄榄球比赛，一年前他才开始在雪

车队训练。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他们失去了训练场地，曾在公路上合力推

轿车来保持训练强度。2月 19日，牙买加四
人雪车队在前两轮用时 2分 02秒 19，暂排
在最后一位，他们的本次奥运会之旅结束

了。他们把国旗展开，放在胸前，展示出了

胜利者的姿态。

印度高山滑雪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

夫·汗是代表印度参赛的唯一运动员。2月
13日，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他在所
有完赛选手里排名倒数第二。

看台上来帮他加油打气的印度退役雪

橇运动员沙瓦·凯沙万却在跟着现场的音乐

节奏起舞，在雪里跟“冰墩墩”合影，在雪中他

显得很兴奋，“这才是冬天呀，是奥林匹克的

节日！”1998年的长野和 2002年的盐湖城，
沙瓦·凯沙万都是印度代表团旗手，也是唯

一的运动员，但他始终没有在奥运会获得一

枚奖牌。如今，沙瓦·凯沙万早已不在乎这些。

不管哪个选手冲过终点，他都会雀跃欢呼，

把手里印度国旗高高扬起来。

36岁的内森·克伦普顿是 28年来首位
代表美属萨摩亚参赛的冬奥会选手。田径

才是他的老本行。去年东京奥运会上，他代

表美属萨摩亚参加了 100米赛跑。2010年
温哥华冬奥会时，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钢架

雪车比赛，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酷

的运动”。由此开始了追逐梦想的冒险。

钢架雪车很贵，这个赛季，他已经花了

约 4万美元。他把自己做模特和摄影师的
收入投入其中。为了筹集更多资金，克伦普

顿创建了一个众筹项目，让人们支持他，他

把支持者的名字贴在他的雪车上。克伦普顿

知道，在这项由技术和金钱驱动的运动中，

他的处境非常不利。“我能拿世界杯前十的

日子可能已经过去了，”他说，“更多的就只是

滑，享受它。”2月 11日，他最终在钢架雪车项
目里获得了第 19名。
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

文斯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

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

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2月 11日，冲击奖牌失败的一代单板
滑雪传奇肖恩·怀特在接受采访后，走向夺

冠的日本选手平野步梦。他给了这位比他

小十几岁的小伙一个拥抱，并对他说：“从

今往后，尽情去享受每一分钟吧。”

奥林匹克之上 奖牌榜之外

□ 贾静晗

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的优势只保持

了大约 58秒。在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集体
出发比赛中，这位德国选手在第十一圈突

然加速，从最末位直插第三位。在总共 16
圈的赛程里，这是最后一个抢分点，佩希施

泰因率先冲过。58秒后，对手很快追了上
来，佩希施泰因又一次落后。

第九名——这是她最终的成绩。49岁的
她结束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最后一场比

赛。这一天与她同场竞技的选手中，年纪最

小的只有19岁，和她相差足足30岁。
这是她第八次参加冬奥会。同时，她

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女性运

动员。

佩希施泰因不断地突破着人们对于这

项运动“最佳年龄”的想象边界。 2017
年，她成为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奖牌的最

年长的速度滑冰运动员。2019年，她成
为赢得速度滑冰世界杯比赛的最年长的运

动员。德国当地一家媒体曾说：“克劳迪

娅·佩希施泰因似乎永远存在”。

佩希施泰因每年在冰上滑行的距离超

过 4000公里。在季前赛的训练中，她还
会额外滑冰 2000公里，然后骑行 4000公
里。并且，佩希施泰因只和男性运动员一

起训练，因为女性跟不上她的速度。她的

座右铭是——“放弃从来不是一种选择”。

进入 2010年后，德国速滑队中顶尖
水平的运动员数量大不如从前。她不止一

次地公开批评，“他们（年轻运动员）中

的大多数人不具备那种准备好折磨自己的

态度。”强硬、直言的性子也让她在队伍

里交不到什么朋友，她多次与同队的年轻

队员发生冲突，甚至上了法庭。 2016
年，佩希施泰因组建了自己的速滑团队。

她渴望胜利，也总是在胜利。从 1992
年第一次站上冬奥赛场至今，佩希施泰因获

得过 9枚奥运奖牌，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荣
誉。在训练室里，她所获得的奖牌挂满了一

整面墙。而这些并不是她的全部——她将自

己在世界杯、奥运会等等大赛中得到的重

要奖牌都安放在一个保险柜里，并以此为

动力，激励自己“不断去争取缺失的那一

块”。

2009年，国际滑冰联盟发现佩希施泰
因的血液中网状细胞含量不正常，怀疑她

在比赛中使用了兴奋剂，佩希施泰因因此

被禁赛两年。然而，在 2000年至 2009年期
间，佩希施泰因接受了约 90次测试，没有
一次在她的血液中发现了违禁物质。佩希

施泰因坚定地否认自己使用过兴奋剂。在

一位医生的帮助下，佩希施泰因证明了自

己的血液异常源于一种遗传性疾病，这种

疾病会导致血液里的红血球含量过高。

佩希施泰因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起诉

国际滑冰联盟，但仲裁法庭并未认可“遗

传疾病”的说法，她的上诉被驳回了。禁

令没能被推翻，由于禁赛令，佩希施泰因

错过了 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而在此
之后，她再也未能站上冬奥会的领奖台。

禁赛令发布之初，有媒体预估：“考

虑到她的年龄，（禁赛）甚至可能结束她

的职业生涯”。但佩希施泰因没有让这个

“预言”成真。2011年，禁赛令解除后的
佩希施泰因回到赛场，并在当年的世界锦

标赛上夺得铜牌。42岁时，佩希施泰因
在首尔以 7分 07秒 77的成绩完成了 5000
米的比赛，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这

是她的职业生涯中第 32场世界杯的胜利。

她决心要在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
赢取自己的第十枚奥运奖牌。遗憾的是，在

那届冬奥会上，佩希施泰因仅在 3000米和
5000米的项目上得到了第四名和第五名。

8年后的北京冬奥会上，佩希施泰因
没有再提起“第十枚奖牌”的目标。支撑

她继续参加第八届奥运会的动力，除却

“创造历史”的自豪感之外，就只剩下了

两年禁赛带给她的巨大遗憾。

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佩希施泰因
作为旗手扛起了国旗，这位在冬奥会上五次

夺金的运动员将这一刻称为自己“职业生涯

的巅峰”。对于佩希施泰因而言，这象征着祖

国对她的成就毋庸置疑的认可。为此，她已

经在冰场和法庭之间战斗了 13年。
奥运会结束的两天后，佩希施泰因将

迎来自己的 50岁生日。但这或许并不是她
的终点。“自 2002年以来，我一直在奥运会
和奥运会之间奔波。最近我感觉一年比一

年好了。速度滑冰是我的生命。体育是我的

生命。”佩希施泰因说道。

她第八次参加冬奥会

□ 焦晶娴

跳远出身的钢架雪车选手闫文港在

最后一滑中奋力拼搏夺得铜牌，这是我

国选手第一次在该项目中登上奥运领奖

台；原先同样是跳远运动员的赵丹，则以

4分 09秒 52、排名第九的成绩创下中国
女运动员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最好成绩。

北京冬奥会上，中国跨界跨项运动员在

突破自我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惊喜。

此前，由于自然环境限制、科技手段

落后等原因，我国冰雪项目基础弱、人才

少。为了实现 109个小项全项目参赛的
目标，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

约 1/5的运动员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从
事冰雪项目专业训练，雪上项目更是有

近一半是跨界跨项选材运动员。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着各不相同

的训练背景。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主任刘志伟说，“平昌冬奥会

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下派北京冬奥会

选材任务。当时河南省冬季运动一没有

场地，二没有队员，三没有教练，但有丰

富的跨界跨项的人才资源。”他们把目光

投向登封的武校、濮阳的杂技学校和杂

技团，这些身体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孩

子成为冰雪运动的后备力量。

为了在 4 年时间里打造“最强战
队”，跨界跨项集训队内淘汰接连不断，

不少有着冬奥梦的孩子遗憾落选。以河

南省为例，跨界跨项选材从 8万人中初选
3000人，送到跨界跨项国家集训队 300人，
最后站上北京冬奥会赛场的只有 2人。
每到一个新的训练场地，就有一批人

离开。当新鲜感慢慢消失，压力和疲惫感逐

渐袭来，总有人心里打过退堂鼓。一名 18
岁的男孩一碰到滑雪技术难题，就想念自

己的“老本行”。他曾经获得过郑州市武术

套路锦标赛第一名，14岁被选入自由式滑
雪雪上技巧国家集训队，“武术上我已经能

想怎么练就怎么练，滑雪还是刚起步”。

但对冬奥会的渴望让所有人不甘松

懈，想留下，只有苦练。除了登上此次冬奥

赛场的佼佼者，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和自我

突破的状态，让很多在集训队中生活过的

人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

这些落选的孩子虽然回到出发地，但

也成了星星之火。一些回到省队训练的集

训队队员，是所在省第一个练习该项目的

运动员，他们将开启这些项目在该省的新

发展。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通过单招考试

进入北京体育大学等学校，继续进行滑雪

学习。他们虽中途退场，但成长轨迹皆因冰

雪而改变。

奥林匹克精神中的不断进取、不断超

越不仅体现在超越对手上，更意味着超越

自我、勇于挑战未知。虽然大部分跨界跨项

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没能进入决赛、获

得奖牌，虽然他们背后的更多落选者散落

在聚光灯外，但对所有参与者来说，每一次

跨越都是最好成绩。

每一次跨越都是好成绩

□ 马宇平

2月 16日，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
回转比赛中，印度选手穆罕默德·阿里夫·

汗始终没有控速，面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

的旗门设置和雪况，他毫无悬念地滑出了

赛道。

他失去了第二滑的资格，成绩单上显

示 DNF（未完赛）。除了阿里夫本人，鲜有
人能理解他在比赛中近乎“激进”的表现。

这可是“来之不易”的奥运会。

“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直是我的梦

想。”31岁的阿里夫说，2018年平昌冬奥会
前，他在网上搞众筹，凑钱去欧洲打积分赛。

他参加了四场比赛，但因为费用没凑齐，没

能参加第五场，错失了冬奥会入场券。

这一次，他“代表 14亿人参赛”——阿
里夫是印度唯一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的运动员，参加高山滑雪大回转和回转两

个项目的比赛。

阿里夫出生于印度北部山区，父亲在

当地经营着一家滑雪用品商店。他 4岁开
始学习滑雪，12岁时在全国锦标赛回转比
赛中获得金牌。他参加过 3次高山滑雪世

界锦标赛，只有一次滑进了决赛。

对阿里夫而言，滑雪是一项花销不菲的

运动。山上的雪道只适合初级滑雪者练习，

为了接受更专业的训练，阿里夫必须出国训

练和参赛。父亲将滑雪用品商店的收入投入

到儿子的职业生涯中，阿里夫偶尔兼职滑雪

教练，贴补自己的训练和比赛费用。

为了更专注地备战北京冬奥会，阿里

夫推迟了原定的婚期。他曾在接受采访时

提到，一家体育品牌承担他 40%的参赛费
用，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提供 10%的经费支
持，剩下的费用需要自筹。他又一次在网上

发起众筹，目标是 10万美元。
阿里夫不是第一位通过众筹方式参加

冬奥会的印度运动员。2014年，一名印度
雪橇运动员依靠 5万人众筹的 14.7万美元
参加了索契冬奥会。比赛时，他把 5万人的
名字印在了自己的参赛服上。

2月 13日，北京延庆赛区下起大雪，阿
里夫参加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项目，这是

他在奥运会上的首秀。他认为，天气状况增

加了比赛难度，自己最大的任务是完赛，所

有滑得很保守。

这场比赛中，有近一半参赛选手未能

完赛。阿里夫在完赛选手里排名倒数第二，

是印度在这一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我得用

这个成绩去展示印度，激励印度人。”

而接下来的的高山滑雪男子回转比

赛，“已经取得一场重大胜利”的阿里夫采

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

“他们一直跟我说要稳一点，至少得有

个成绩，回国后才能吸引更多的人。”阿里

夫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但这是我本

届冬奥会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想证明我

不止于此，我能滑得更快。”

无论如何，阿里夫已经在北京冬奥会

上为印度创造了历史。“这真的意义重大。

这是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的一个伟大

的信息，让他们在未来参加冬奥会，”阿里

夫说。

那个代表近14亿人参赛的人

□ 贾静晗

2月 11日的单板
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
巧决赛，是“单板滑

雪界的传奇”肖恩·

怀特滑雪生涯中的最

后一战。

决 赛 最 后 一

轮， 35 岁的肖恩·
怀特踩着滑雪板冲

向赛道。起跳——

1440 度转体——下
落，突然，落下的滑雪

板砸在 U型池边缘，
发出巨大的撞击声，

肖恩·怀特跌倒在雪

里。他没有再继续完

成接下来的动作，排

名第四的他没能站上

领奖台。

“我的腿，不听使

唤了。”赛后，他告诉

记者。事实上，对于这

项以刺激、危险著称

的运动而言，35岁是
一个早该远离赛场的

年纪。在这场比赛中，

夺金的日本选手平野

步梦只有 23岁。
2006 年， 19 岁

的肖恩·怀特首次站

上冬奥会，就夺得一

枚金牌。4年后，他
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做

出了 double McTwist 1260——这是人类
首次在正式比赛中做出这一动作。随着肖

恩·怀特先后成功做出许多“令人不可思

议的难度动作”，单板滑雪运动所能触达

的人类极限也在不断刷新着世界的想象。

在肖恩·怀特出现之前，单板滑雪被

视为一项小众极限运动。2006年的冬奥
会上，由于他的惊艳表现，美国单板滑雪

男子 U型场地技巧比赛的收视率第一
次超过了其他比赛。因为他的一头红发，

粉丝把他称为“飞翔的番茄”。很长一段

时间里，提起“单板滑雪”，人们首先想起

的就是肖恩·怀特和他的红色长发。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肖恩·怀特
尝试做出比以往任何动作都更加困难的

Triple crock 1440，但失败了。那届冬奥
会，他空手而归。

一时间，批评声四起，媒体讽刺他为

“被碾碎的番茄”“乔丹不再能扣篮”。

肖恩·怀特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暂时淡出了滑雪赛事，他与乐队一起

演出、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参与影视剧

拍摄，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但他从未放

弃滑雪——甚至，按照他的说法，这场失

败救赎了他，“我玩得更开心了，纯粹地

享受滑雪”。

2018年，肖恩·怀特重新回到冬奥
赛场。他顶着重压，奇迹般地连续完成了

两个 back to back 1440。几个月前，练
习这个动作时，肖恩·怀特因为失误，头

朝下从空中摔落，面部缝了 62针。而在
奥运会之前，他从未成功完成过这两个

动作的组合。他最终夺得金牌。肖恩·怀

特再一次被捧上了神坛。

如美国单板滑雪和自由滑雪主教练

迈克·扬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在他漫长

的职业生涯中，肖恩·怀特承受着竞争、

追捧、压力与期望，以及由此带来的起

落。但他发现自己愈发地想要逃避这些。

索契冬奥会前，肖恩·怀特剪去一头

标志性的长发。那之后，有人问他，“可是

你的绰号是‘飞翔的番茄’啊。你把头发

剪了，我们该喊你什么呢？”

“可以就喊我肖恩吗？我只想当一会

儿肖恩·怀特。”他回答道。

小时候，肖恩·怀特患有先天性心脏

畸形。不到 5岁时，他便接受了两次大型
心脏手术。6岁，他开始参加单板滑雪比
赛，7岁时得到了第一笔赞助。站在滑雪
运动生涯的终点，肖恩·怀特回望童年时

期，他想，他能对那个男孩说的最好的一

句话就是，“我们做到了！”

﹃
我只想当一会儿肖恩

·怀特

﹄

□ 邱雨诺

站在北京冬奥会赛场前，威廉·弗莱赫蒂

经过了超过75次输血、30多次手术。他曾被断
言生命只剩下一年，接受骨髓移植手术之后，

医生判断他的生存概率仍只有10%。
这位 2004年出生，长着一脸雀斑的男

孩来自波多黎各，一个位于加勒比海上、一

片雪花都未曾光顾的热带海岛地区。3岁的
时候，威廉被确诊一种叫做噬血细胞性淋

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HLH)的疾病，这种疾
病会不断侵袭他的免疫系统和全身器官。

他接受了哥哥的骨髓移植。在家人保

留的视频中，小小的威廉身上插满了仪器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痛苦中呼唤哥哥查

尔斯的名字。移植手术 10天后，威廉终于
能够回家，但他的头发、牙齿和免疫力成为

了化疗的代价，家中曾被别人触碰过的物

品都必须经过消毒才能拿给威廉，哥哥查

尔斯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脱光衣

服跳进淋浴间。

5岁那年，小威廉第一次接触到了滑
雪，这项运动被认为能够改善他的骨质疏

松问题，此后滑雪就成了弗莱赫蒂一家的

固定项目。——当然，不是在波多黎各海岛

上，而是在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

2018年，哥哥查尔斯·弗莱赫蒂作为波
多黎各 20年来首位冬奥会选手参加了平昌
奥运会。最终哥哥在高山滑雪大回转的项目

中，取得的总成绩为 2分 56秒 05，102位选手
中排名 73，威廉在场边接受采访时说：“我叫
威廉，是他的弟弟，我为他感到十分骄傲！”

2022年，威廉·弗莱赫蒂从哥哥手中接
过代表波多黎各的旗帜，走在北京冬奥会的

开幕式上。“我只想证明自己参加冬奥会实

至名归，哪怕是经历过那样的苦难。”他说。

在 2月 13日的男子大回转比赛上，威廉
最终两轮的总成绩为 2分 41秒 42，位列第 40
位，超越了他视为榜样的哥哥，也超越了自

己。在出发北京前哥哥问威廉准备好了没

有，他答道：“我知道自己得不到什么奖牌，但

是我为此已经刻苦训练 7年了，如果这都不
叫准备好，那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准备好了。”

北京冬奥会之后，他还将接受手术，切

除部分腓骨并将之塑造成新的颚骨。这项

手术可能会结束他的滑雪运动员生涯。

但弗莱赫蒂兄弟的传奇仍在继续。从

手术恢复之后，他计划前往大学学习航空

航天工程，像他现在正在 SpaceX 实习，在
卡纳维拉尔角的新星际飞船发射台工作的

哥哥一样，成为一名航天工程师。即使疾病

的阴影不曾离去，这位运动员用自己的生

命力宣告了奥林匹克精神的胜利。

三十多次手术后，他站在冬奥会赛场

2月 5日，佩希施泰因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

女子3000米比赛上。 视觉中国供图


